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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石半天没吭气，好一阵才
闷声道：“夫人，您没看清楚番号，
这不是三十五师国民革命军新编
第三十五师，隶属第二集团军，时
驻地开封，师长王劲哉兼开封区
警备司令。王师长的人，是第一
战区 1937 年 8 月至 1938 年 1 月
间，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中，第一
战区司令长官为蒋中正兼任，后
由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程潜代
理，当时河南驻军指挥官为战区
副司令长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刘峙。司令长官部的直属特务
旅，刚从郑县坐专列调过来的。”

冯氏当然不懂这些，便苦笑
道：“这个师那个旅的，不都是蒋
委员长的部队吗？”

老石哼了一声，道：“夫人说得
对。就是因为蒋委员长要来，才这
么大的阵仗。从昨天起，整个开封
就被特务旅接防了，下午六点之后
宵禁。若是没有战区司令长官部
的通行证，见一个抓一个。”

“蒋委员长到开封了？”冯氏
蓦地一惊，当即紧张道，“那咱们
有通行证吗？”

老石抬起头，瞥了后视镜一
眼，点头道：“这个自然有。夫人

也太小看老爷了——全省官员、
驻军的薪俸军饷都是从省库支
取，省库就由咱们农商银行代管，
谁不给财神爷面子？”

说着话，车已到了路障前，一
个军官来在车窗边，接过老石递
出去的证件，仔细看了，又朝车里
打量，见坐的是女眷，便一口陕西
口音道：“这么晚了，沈行长是有
公事吗？”

老石笑道：“我们沈行长的
事，老总说是公事呢，还是私事？”
一边说，一边把两个现大洋顺进
军官手里，那军官也是一笑，把证
件还给老石，又道：“明天起三天
全城戒严，女眷们就别出门了，省
得麻烦。”说罢便挥手放行。车里
又是一阵寂然。冯氏想了想，问
道：“小姐明天要上学吧？”奕雯歪
头道：“是啊，明天星期一，这一周
是盖夏姆姆给大家讲道理。”冯氏
不以为然道：“咱们中国人，还用
得着洋人讲道理？”奕雯笑道：“讲
的就是洋人的道理。每天早上五
点半到六点半，学校礼拜堂有弥
撒，做完弥撒，姆姆们给学生讲
《圣经》。”冯氏皱眉道：“不信教的
也得听吗？”奕雯道：“这倒是自愿

的，不过不听的也得早早地起来，
别人在礼拜堂做弥撒，她还得出
早操——大冷天的，还是做弥撒
好受些，教堂里暖和得很，而且可
以打打瞌睡。”老石便接话道：“夫
人起得晚，小姐每天早上五点就
出门了，静宜女中本不许学生回
家住，本埠的也不行，小姐住校住
家都可以，算是例外的。”

三人说着闲话，路上又有两
个流动岗查车，老石规规矩矩停
下，照旧是证件加大洋，军官也都
爽快地放行，不多时车子已经到了
北土街三九四号。虽是夜深了，省
农商银行总行仍是灯火通明，看得
见人影晃动，门口垒起了简易工
事，两挺捷克式机枪枪口朝天，一
队士兵个个背着枪，一副枕戈待旦
的模样。见冯氏和奕雯都一脸惊
诧，老石解释道：“今天下午添的岗
哨，全城的要害部门，除了省府、警
备司令部、三十五师师部，像铁路、
银行、邮局都有特务旅的人站岗。”

车上有特别通行证，岗哨略
微 扫 了 一眼，便让冯氏等进去
了。行长夫人和千金莅临，早有门
房传进话去，值班的协理老谢慌不
迭地迎出来，将冯氏和奕雯请进行

长办公室。壁炉正旺，炭火红得烫
眼，跟外面的鹅毛大雪相映成趣，
推门进来，只觉热浪扑面，熏腾得
人几乎站不住脚。什么都好，只是
徵茹却不在，冯氏皱眉问老谢，老
谢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去向。冯
氏见他心虚脸热，当下心里已是雪
亮，不由声音也抬高了，冷冷道：

“你们行长在哪儿公干，我不知道，
小姐也不知道，你却不能不知。烦
请你给他打个电话，说他家眷就在
这儿等着，他不来，我们就不走
了。”说着，冯氏走到窗边，看也不
看老谢，急得老谢秃头顶上全是汗
珠。奕雯笑眯眯看着他，调皮地眨
眨眼，道：“谢伯伯，我姨娘说的，你
还不明白吗？”

老谢苦笑，擦汗离去。桌上
是刚送来的果盘，冬枣、苹果、荸
荠之类的，还有甘蔗，削皮切节，
码得整整齐齐。奕雯背手看了
看，挑了节粗硕的拿起，一边吃，
一边对冯氏道：“姨娘，你放心，就
算老谢他找不到我爹，我也知道
他在哪儿——他敢不回来见咱
俩，我领你找他去。”

冯氏猛地转身，难以置信地
看着奕雯，道：“小姑娘家，胡说什
么！你知道他在哪儿？”

“曲觞会馆呗。”奕雯笑嘻嘻
道，“有啥胡说的，我爹还领我去
过呢！有个叫红月季的，能喝酒，
能唱戏，还能唱电影歌曲，人称

‘开封小周璇’呢！眼下正跟我爹
打得火热，我请她看过电影，她
《天涯歌女》唱得真好——姨娘你

想见她吗？对了，她也会打枪，我
爹还领我们俩去过靶场呢。”

奕雯靠着宽大厚实的办公
桌，一边说，一边嚼着甘蔗，又把
残渣吐在垃圾桶里，一双眼却牢
牢地盯着冯氏，眼角眉梢都是肆
无忌惮的挑衅。冯氏脸上落满了
雪，又冰又白，只觉周身寒彻，也
不知是因为气还是因为冷；地面
涌动如沸水，一波又一波起伏不
定，让她根本站立不稳。奕雯一
脸的关切，起身离开了桌子，道：

“怎么了姨娘，你冷吗？”
奕雯说着，手上却加了动作，

一把捎带到了暖瓶，铝壳的暖瓶
应声掉在地上，两人都听见又清
脆又沉闷的一声响，瓶塞弹开，热
粥汩汩流出，淌了一地。奕雯惊
讶道：“怎么办？一会儿爹来了，
这粥可就喝不到嘴里了，白费了
姨娘一下午的心思呀。”

饶是冯氏再能隐忍，也已然
被逼到了底线之后。刹那间，两年
来的百般讨好，十年来的唯唯诺
诺，还有新婚之夜被一枪打掉的那
个耳垂，一幕幕凄凉心碎，如同电
闪雷鸣，如同片片飘雪，撕裂了夜
空又覆盖了大地。冯氏踉跄一步，

两手支着窗台，这才没有倒下去，
好半天，她才极为虚弱地一叹，道：

“孩子，你才十四啊。”
“那姨娘是嫌我小呢，还是嫌

我不小呢？”奕雯笑盈盈道，“不过
姨娘你放心，我离嫁人还早呢，家
里有我爹，有姨娘你，我才舍不得
离开，还想多陪姨娘几年呢。”

冯氏静静地听着，站在原地，
脸色在无尽的苍白中，微微露出一
抹浅红，她终于淡淡地一笑，语气
倒是逼人的冷冽，道：“小姐说哪里
话。只是小姐，你得知道，如果你不
喜欢我，我不会一辈子碍你的眼；如
果你不喜欢这个家，你也不会永远
待在这里；可是孩子，你虚岁才十
四，不该这样的。心里装着这么多
事，这么多脏东西，这是能跟你一辈
子的，一辈子都折磨你，让你没有半
天的好日子过。你一个孩子，天天
算计，挖空心思害人，你自己想过没
有，你妈要是知道了，她该有多难过
呢？你再想念她，她还会回来吗？
你就算要害人，能把我害死吗？
你别忘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
给人做丫鬟，大家子里什
么事没见过，什么委屈没
受过，又有什么不懂呢？” 14

连连 载载

没有哪年的冬天像今年的冬天这
样漫长和寒冷。

没有一点预感，一场大雪给漫长
的冬天又增添了几分寒气。一打开
门，冷风扑面而来，纵然我把自己包裹
得像个粽子，还瞬间像进入了冷窖，浑
身没了热气。

我明星一样戴上了口罩和眼镜。
家属院门口，几个跺着脚的社区人员
揣着手，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帽子，仅
露出的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见我过
来打招呼：“天气这么冷，这时候怎么
还要出去？”

“上班，没办法。”
“现在疫情严重，咱们市里又新增了

几例，都是从外面来的人传染的。坐车
和上班要注意戴口罩，要多洗手，嘱咐家
人尽量不出去。”尽管这些常识小区的大
喇叭里天天播放多少遍，他们还是耐心
地给我交代着，“没事早点回来。”

我不认识他们，从没有见过这些
人，如果不是这些突然袭来的疫情，可
能我们永远只是在这个小城擦肩而
过。这几天他们天天都在，守着小区
的门，检查着来往的住户的身体情况，
外面的人不能轻易进来，里面的也不
让随便出入。

一个骑电动车没戴口罩的男子过

来，被他们拦住了：“没戴口罩太危险，
赶紧回去戴口罩！”

“我就到门口拿个东西，扭脸就回。”
“那也不行！没看新闻不戴口罩

15 秒就会传染上疫情吗？你不对你
自己负责，还得对家人、对别人负责
啊！”一个身穿迷彩棉袄的胖女人边关
门边严肃地喊道。男子嘿嘿地讪笑
着，调转了车头。

虽然是春节期间，小城的街道上
冷清的不见人影，每个社区院门都拉
着大红的横幅标语：“远离病毒，外来
的人员车辆禁止入内。”新闻报道每天
更新着患者的数字，我们这个城市也
递增到两位数，而且还在不断新增
着。女儿也接到学校通知，大学开学
时间已经延长到元宵节。一家人都困
在家里，看电视剧、看书、刷手机。爱
运动的老公跟着朋友圈里的健身视频
锻炼着身体，他说只有多锻炼提高自
身免疫力，不能帮助武汉人民，不给国
家添乱也是做贡献。

以往的寒假女儿总是要和同学聚
会，这次她乖乖地把自己关在家里。
她还挂念着跟她学琴的那些孩子，这
两天用微信给孩子们免费上起了小提
琴视频课。优美的乐曲从她纤细灵动
的手指下流泻而出，“我和我的祖国，

一个也不能分割……”女儿的眼里噙
满了泪水，她说她更想拉给那些身穿
防护服忙碌在病房里的白色身影。女
儿祈祷着，“愿在一线工作的医生、护
士们都能平安归来，他们也都是亲人
的父亲、母亲和女儿，是亲人们的天。”

几个朋友在政府工作，他们从大
年初一到现在，没有休息一天，细致地
排查每一个社区和家户，严防死守。
他们说：“不乱走动，才能扼住病毒的
喉咙。”

我去上班，也是下社区排查检查。
在那里，我们被分散在各个小区家属
院，每个人戴着口罩站立在寒风里，睁
着警惕的眼睛，守护着小区里的安全。

有人说我们的城市变了，变得陌
生，变得冷清，变得彼此没有了安全
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大家关注的
不是寒冷的气温，而是此时你我的体
温。昨天，这个城市送走了第一批逆
行去武汉的勇士，他们中间有医生、有
护士，有 60后、有 90后，他们拖着行
李，走得义无反顾，走得大义凛然。他
们踏着钟南山老院士的脚步，前仆后
继，上下一心。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雪花越下越大，纷纷扬扬地飘着，
地面渐渐积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我跺

着脚，在门口来回走动着，抵御着彻骨
的寒冷。忽然，我碰到旁边一棵不知名
的树，树枝上的积雪簌簌落下来，黑褐
色的树枝上赫然一抹嫣红进入我的眼
帘：“红梅？”我惊喜地叫起来，可不是，绛
唇如点，一株红梅的枝头拇指大的累累
花蕾，正在寒风里积攒着的春的希望。

微信上朋友发来金黄色迎春花的
相片。滋滋绽开的迎春花犹如明黄的
白马黄衫女子粲然笑容，马声得得，春
天疾驰而来。春天，象征着温暖、希
望、蓬勃的活力、万紫千红的美好；象
征着自由和希冀，一切都会改变的；春
天，这个艰难的春天，承载着十四亿甚
至全世界的春天终将来了！它将像东
方的一抹鱼肚白，掀开黑暗厚重的黑
夜的幕帘一角，告诉我们，等待吧，这
里将有一个灿烂明日喷薄而出，将会
有绚丽黎明的诞生！这里将会结束这
寒冷的冬天，在跃动的波光里，无数的
花苞和绿芽欢喜拱出，将有无数的鸟
儿婉转啼鸣，一起唱起春天的赞歌！

雪花飞扬中，我的眼角盈满热泪，
我的心里涌动着暖潮。我知道寒风里
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站立在寒风里的
人，在守护这个城市，在守护这个国
家，在等待着天空中响起欢迎春天的
万千悠扬的鸽哨。

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做
加减法。

一个小到肉眼几乎看不到的受精
卵，不断在母腹里长大长长长壮，最后
长成一个几公斤重的婴儿，呱呱坠
地。又从婴儿长成儿童、少年、青年、
中年、老年，最后又减到一把骨灰，一
缕青烟，一抔黄土，一切归零。无论一
个人的人生过程再复杂多变，丰富多
彩，再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也无非是
在加加减减。

人生加减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自
然法则意义上的加减，也就是肉体的
盛衰存亡变化。从肉体上来说，人在
中年之前都是在做加法，身高、体重、
体能、智能，都在不断增加。而中年以
后，则主要是在做减法，听力在减退，
视力在下降，头发在减少，牙齿在减
少，体重在减轻，肌肉在萎缩，饭量在
减，玻尿酸在减，光洁如玉的脸蛋变得
沟壑纵横，甚至连身高也在降低，当年
的玉树临风可能变成驼背弯腰。这是
个不可逆的过程，人人都在所难免，所
谓返老还童只是个传说，长生不老更
是自欺欺人。

二是社会属性方面的加减，就是
肉体之外的进退。从人的社会性来

说，年轻时是做加法，本事在长，智慧
在长，官职在长，工资在长，职称在
长，学历在长，还有买房子，结婚生孩
子，结交朋友，建功立业，获奖授勋，
都是在做加法。而进入老年后，则基
本上是在做减法。各种职务会一减
再减，直至全部退光。也不可能再有
什么新的荣誉，名气会越来越小。职
位津贴和补助没了，工资收入都不会
涨了，甚至还会下降。交际圈越来越
小，见到的人也少多了，除了家人就
是几个老伙伴而已。就是过个生日，
喜称增寿，实则是又少了一年寿命，
离死亡更近了一年。

从人的本性来说，都喜欢做加
法。钱是挣了又挣，房子是买了一套

再买一套，职务是升了又升，荣誉是得
了又得，名气是大了再大，贪得无厌，
没有止境。这也是人的悲剧之所在，
辛辛苦苦挣来了远远超过自身需要的
财富，却享用的极其有限，夜眠八尺，
日食两升。而且，这些东西死不带去，
最后都白白便宜了他人，最典型的就
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让清王朝君
臣过了几年好日子。即便埋到棺材
里，也不过成全了那些“摸金校尉”。

有加有减是人生正途，谁都不可能
只加不减。但有的人却逆天而行，从来
不肯做减法，也不会做减法，什么都争，
什么都想要，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从不
知让，锱铢必较，不肯吃一点亏。最后
却不得不被命运愚弄，时辰一到，金山

银山会一减到底，高官厚禄要彻底归
零。也就是《菜根谭》那个话：“两个空
拳握古今，握住了还当放手；一条竹杖
挑风月，挑到时也要息肩。”

睿智的人会主动做减法。世界首
富盖茨，一下子把自己的财富捐献了
百分之九十五，这是减财富；范蠡在

“三千越甲可吞吴”后，辞去一切职务，
急流勇退，泛舟五湖，这是减官帽；张
子房“革命成功”后，告别繁华都市，富
贵生活，隐居山林，吐纳养生，这是减
享乐；季羡林，不当国学大师，拒绝一
切高帽，这是减名气；钱钟书，“不吃不
明不白的饭，不花不干不净的钱，不见
不三不四的人，不说不痛不痒的话”，
这是减应酬。凡此种种，非但没有影
响他们的生活，还使他们活得更潇洒，
更自由，也广获赞誉。

加减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去
过多的欲望。人有七情六欲，这很正
常 ，如 果 控 制 在 合 理 范 围 ，不 无 益
处。而人生的最大痛苦，就是欲望太
多而失控，得不到满足后就会痛苦不
堪。因而，主动减去那些不切实际的
欲望，平和淡泊，宁静致远，失去的可
能是部分身外之物，获得的是心灵的
安静和满足。

人生讲义

小小说
百姓记事

凌云之志凌云之志（（国画国画）） 翟瑞兰翟瑞兰

♣ 董全云

寒冬有暖

加减人生

大年初二大清早，整个村子
静悄悄的，好像还在沉睡中。狗
似乎也都睡过去了，没有一点“汪
汪”声。不知谁家的大公鸡挺着
胸脯仰着头“咯咯根儿——”地叫
了起来，打破了寂静。突然，村街
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噗、噗”响了
两下，紧接着，村支书老铁那沙哑
的声音就像呼呼的风，吹进了家
家户户：

“全体村民注意了！全体村民
注意了！今儿个是大年初二，是闺
女回娘家串亲戚的日子。夜个我
就说了，我再强调一下，为了防控
疫情传染，咱村哩媳妇，不要回娘
家串亲戚，嫁出去的闺女，也不要
叫她来。村口咱都有‘两委’干部
把守，除非你插上翅膀能飞。别瞧
你回娘家门儿，害的都是自己人
儿。电话拜年心意到，微信可以发
红包。等到收麦打罢场，你还可以
去瞧娘。日子长着哩。”

“再就是，不要乱串门儿，要
串就串自家哩门儿，外间门儿，里
间门儿，厨房门儿，厕所门儿，想
串啥门儿串啥门儿，就甭去串人
家哩门儿。棋牌室不能开门儿，
谁开门我就找谁哩事儿。”

“还有，武汉回来的几个人，
在家隔离要上心，万一把你老婆
孩子传染了，你就是把大肠后悔
断 了 ，那 也 是 正 月 十 五 贴 对 联
——晚半月了……”

老铁刚关了大喇叭，冲锋号
突然响了，是老铁专门让儿子设
定的手机铃声，当年在部队，老铁
听惯了这号声。老铁一看，是老
婆打来的：

“爱菊才打电话，说要来给咱
娘拜年。”

“夜个我不是跟她说好，不来
了吗？”

“她说，夜个夜里也没睡好，想
了一夜，这么多年都来，今年就不
来了？咱娘都九十了，不来拜这个
年，不尽点孝心，心里不踏实啊。”

“那她要是带来病毒嘞？不
把咱娘咱全家都感染了？要再传
染 给 村 里 人 嘞 ？ 她 那 是 重 灾 区
啊！”

“你夜个啥都给她说了，刚才
我也劝她别来了，可她票都买好
了，等会儿就上车了。”

“啥？等会儿就上车了？这
……这……这个老妹子！快六十
的人了，还这样任性！”

老铁马上打老妹的手机，劝
她 退 票 别 来 ，可 老 妹 仍 坚 持 要
来。老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了两圈儿，突然眼前一亮，
迅速在手机上摁下了 110。不一
会儿，老铁的冲锋号又响了，110
说，根据老铁提供的老妹的车次、
位置，铁路警方已将老妹劝返。
老铁顿时松了口气，像卸下了压
在心口的磨盘。

他戴上口罩，朝街上走去，他想
去看看那几个从武汉回来的人，隔
离得咋样，再给他们下几句硬话；再
去两个村口，看看把守得咋样。

没走多远，老铁的冲锋号又
响了，是村副主任打来的：

“老旺闺女的对象，是临河村哩，
今儿个非要来给未来的老丈人丈母
娘拜年，光怕礼不到，婚事黄喽。”

老铁一听就急了：“现在是啥
时候？不中！过了这阵儿，就不
能提着礼来了？我去给老旺说。”
说着，急匆匆朝老旺家走去……

他心里的冲锋号，一直在响着。

老铁的冲锋号
♣ 韩 峰

♣ 陈鲁民

冬雪飘逸图冬雪飘逸图（（国画国画）） 沈钊昌沈钊昌

诗路放歌

送瘟神
♣ 姚待献

一
疫漫江城引病魔，九州协力战危疴。
雪霜始见梅花骨，风雨犹闻壮士歌。
信有春阳临禹甸，重教大爱护山河。
旌旗猎猎摇三镇，定送瘟神入逝波。

二
疫情日结百千条，十亿神州胜舜尧。
南北出征心为路，东西鏖战意连桥。
再施楚地春风在，更把华天赤帜摇。
严令毒君无遁处，火雷焚瘴照天烧。

防疫战
♣ 丁建国

瘟君急欲逞锋芒，未入庚时已放狂。
万众怀疴千户惧，九州传疫四邻惶。
南山陡立惊风雨，北斗恒旋定义方。
待到春来生气发，却看楚毒若何藏。

防疫逆行人
♣ 丁建国

森森妖垒起江城，俊士纷纷誓远征。
辰末分驰千里路，午时并次万般兵。
兰芽吐臭祛污秽，山伯含英化美琼。
为有牺牲书伟气，能回黄鹤久交鸣。

战瘟神
♣ 高 鑫

妙联迎新满堂春，孙媳归来翁举樽。
军令虎符声似鼓，急策赤骥心无尘。
风雪困苦何所惧，赤胆忠心战瘟神。
撸袖只恨春日短，红旗漫卷定乾坤。

再涅槃
♣ 范国甫

中华上下五千年，半有辛酸半有甜。
庚子国人蒙疫难，投身浴火再涅槃。


